Berdyaev, Nicolai 貝德葉夫（1874～1948） 為俄羅斯東正教（Russian Orthodox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031,Name=Russian Orthodox Theology}）神學家兼哲學家，特別關心人的自由，和人作為人的特性，對西方近代神學有頗大的影響力。
　　貝德葉夫原是個懷疑主義者，傾向共產主義，為此被沙皇放逐（1898）。自\cs61905年的革命後，重返正統教會，任莫斯科大學的哲學教授；後又因主張基督教式的社會主義，被蘇聯政府放逐到歐洲。自此，他一直心有不甘地以難民身分居於巴黎，亦客死於此。此期間，他曾任法國「宗教─哲學學會」的會長，是期刊《道路》（Putj）和基督教青年會（YMCA）出版社的總編輯。先後出版的名著有《基督教與階級鬥爭》（Christianity and Class War, ET, 1933）、《中產心態》（The Bourgeois Mind, ET，1934）、《人在現代世界中的命運》（The Fate of Man in the Modern World, ET，1935；中譯︰台北︰先知，1974），及《自由與靈》（Freedom and the Spirit，寫於1927；ET，1935）。
　　貝德葉夫在《自由與靈》中，嘗試向近代知識分子解釋基督教，即他所稱為的「屬靈的基督教」，沒有教義的界定、中產階級的道德思想，和崇拜儀節。有人批評他的思想具有泛神論（Pa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8,Name=Pantheism}）和神智論的傾向，說本質上他屬於貴族派的精英主義。他的《人的將來》（The Destiny of Man, ET, 1937）對社會哲學的分析，有頗精闢的創見。他對社會倫理的闡釋，在《獨處與群居》（Solitude and Society, ET, 1938）、《靈性與實體》（Spirit and Reality, ET, 1939）中有進一步的發展，對近代人需要靈性生活的情況，也有獨到的見解。他的自傳《夢想與現實》（Dream and Reality），是他死後才出版的。
　　從神學的角度而言，他相信三位一體、道成肉身及救贖︰聖子耶穌成為人，為要使人從罪釋放出來，把萬物更新，引進神的國。他整個神學的特色，都強調人的自由及創造力的重要。神從無有（Ungrund）創造萬有，此是自由之所本，也是痛苦之源；創造力就是人具有的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，人是按神的形像而造，又因為道成肉身事件而得到釋放，以完成他的使命。基督是神─人，把神與人間的分隔完全摧毀，使神與人能復和，好改變這個被罪玷污的世界──這是貝德葉夫之未來論的基礎，也是人性能存於一種完全公義之境的關鍵點；為此，他反對馬克斯主義（Marx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71,Name=Marxism and Christianity}），認為它是個不切實際的理想（除這點外，他對馬克斯主義頗表贊同），因為任何單靠人之努力來建立的社會，至終都會摧毀自由和創意。他說，歷史的希望並不存於歷史的進程，只存於神與人的合作；每一個創造的行動，對罪惡勢力都是一個打擊，因為罪惡勢力的目的就是禁錮人，而創造的行動卻是神與人的合作，叫罪惡力量失效，故他認為神與人間的關係不在乎敬拜，而在創造上神與人之間的合作。
　　貝德葉夫本人可以代表俄國革命後知識分子的改變，他們厭倦單從自然的層面來解釋人，渴望從屬靈層次找出人的意義，這就是近代蘇聯的屬靈醒覺運動；貝德葉夫的作品，正好為他們提供這種模式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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